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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探讨钱塘医派的
兴衰起落与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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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阐述杭州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政治因素、文化对钱塘医派的学术
特点的影响及钱塘医派的兴衰起落。认为钱塘医派尊经崇古却不泥古，兼容并包，是杭州历史上唯一发展起
来的医学流派。其留下大量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对中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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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

的学科，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历史地理学既与传统
的沿革地理研究有密切关系，又有着本质的区别。
不同于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政区和疆域的变迁，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

环境及其变化规律，其中包括了历史自然地理学、
历史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历史地理学。因此，历史地
理学是在历史和地理两个学科中孕育和发展起来

的、相对年轻的边缘学科。中医学和中医各学术流
派的起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

景，尤其是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因此，将历史地
理学的概念引入中医学发展的研究中，有助于我们

探讨在时空背景下不同医派的起源、发展，进而揭
示和评价该医派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1］。
杭州古称钱塘、武林，位于长江下游和钱塘江

的下游，亦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吴越国及南宋的
都城，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杭州城依山傍水，风
景秀丽，又得益于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和通商口岸

的商业便利，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杭
州地区的人们长期润养在丰厚悠久的吴越文化中，

又经历了因朝代更替衰亡的战乱影响，兼并了各方

文化，故杭州人在思想上更加善于接纳新事物，兼

收并蓄，改革创新。这样的文化底蕴和思想观念不
仅催生了“西湖辞赋”“西湖小说”这样的地域性

文化现象，也产生了集讲学、研习经典、行医诊治
为一体的独特医学流派———钱塘医派。钱塘医派是
对明末清初至光绪年间杭州地区医家特点的整体概

括。历史上的杭州不乏良医，那为什么杭州就只有
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时期发展出了钱塘医派? 钱塘

医派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色是如何形成的? 本文将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1 钱塘医派之兴衰和主要学术特色

1. 1 明末清初之兴起———维护旧论，尊经崇古
杭州作为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南宋王朝的都

城，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繁荣昌盛，可以说这
是杭州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 “黄金时代”。然盛
极必衰，南宋灭亡之后，杭州便成为了亡国之都，

虽然依旧维持着繁荣的市井之象，但无可否认，历

经元明两朝，杭州曾经的崇高地位已逐渐被南京、
苏州取代。而后又经历了元朝蒙古铁骑统治下的文
化摧残，这样巨大的落差和失衡，难免使人们生出

了梦华怀旧之感［2］。这种怀旧不仅体现在文学艺
术创作之中，也反映在医家的学术思想中，尊经崇

古对于重振和发扬中医学意义重大，钱塘医派在这

一基础上渐渐兴起。明末清初著名医家张遂成
( 字卿子) 是钱塘医派的奠基者之一，他少时天资

聪颖然体弱多病，虽有学医之兴趣但还未潜心学

习，而是专注于文章辞赋，习举子业，有着颇高的

文学修养。中举为官后认为， “制艺本以取功名，
既入官，即弃去，此不足学”［3］。此后，尽管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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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但他依然受到株连之祸，难掩明朝灭亡的痛

心失落，兼因少时对医药的浓厚兴趣，便开始潜心

学医。张遂成对《伤寒论》研究颇深，造诣极高，
其所著的《张卿子伤寒论》是流传至今的 《伤寒
论》重要注本。他在伤寒学的研究中首倡 “维护
旧论”，且尤赞王叔和、成无己二人对 《伤寒论》
的编次、内容以及注释［4］。张遂成曾在其所著的
《张卿子伤寒论》中述道: “诸家论述，皆有发
明”，从未因学术观点不符而贬低或斥责他人。
张遂成对钱塘医派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了众多学

验俱富的弟子，在 “维护旧论”思想方面与他一
脉相承的弟子当属张志聪和张锡驹。张志聪的生卒
年据考为 1610—1695 年 ( 明万历三十八年至康熙
三十四年) ，张锡驹生于 1644 年，卒年不详，能够
确定的是其卒年必定是 1712 年在其完成 《伤寒直
解》之后［4］。之所以考证张志聪、张锡驹之生卒
年，是因清康熙年间 ( 1663 年) 因明史案而兴起
的文字狱绵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乾隆朝达
到巅峰。清王朝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上至
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对民众思想的禁锢日益

加深，这对清代医家的学术风格和钻研方向约束极

大，这也是清代校勘学、训诂学为医家推崇的主要
原因。张志聪、张锡驹学术思想成熟，著书立说的
时期恰逢文字狱兴起，他们的学术思想一方面为继

承老师遗风恢复医经之原貌，更大的原因还是在于

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对他们的禁锢。张遂成、张志
聪、张锡驹被后世并称为 “钱塘三张”，在不同的
时代大背景下，共同构建起了钱塘医派最重要的学

术特色——— “尊经维旧”。
1. 2 迅速发展，走向巅峰———包容广博，诊学一体
钱塘医派自明末卢之颐始，到清代张志聪、高

世栻侣山堂办学，盛行讲学，学术交流范围之广，

人才济济，绵延不绝，在中国医学史上历代学术流

派中占有重要地位，与杭州所处的绝佳地理位置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杭州地处东部沿海地区，又属长
江中下游平原，五水环绕，自隋朝京杭大运河漕运

网贯通南北东西，为本是小富的鱼米之乡又增添繁

华之气。杭州经济水平日益发达，人口数量不断上
升，加之因国家分裂、战乱、迁都南下、各地百姓
迁居等原因促进了吴越文化与其他各地区各民族文

化的碰撞、融合。杭州风景秀丽，人文积淀深厚，
亦是文人雅士集会切磋文采的胜地。这样得天独厚
的地理历史条件，让杭州百姓更懂得包容接纳，兼

收并蓄。卢之颐的父亲卢复为明末钱塘人，幼承庭

训，遍读医书，好习佛法，擅以佛法阐述医理，又

与王绍隆、缪希雍等著名医家研习医道。卢之颐随
父亲学习医理，耳濡目染，与其父一样也喜欢与各

家探讨医理，不拘一格，且卢之颐受到当朝统治思

想———宋明理学的熏陶，继承了宋明理学严谨的学
术风格［5］。而此时杭州的教育文化事业颇为发达，
明代杭州城就已有三座规模较大的书院，更有各类

书院书斋星罗棋布，理学讲学之风盛行。卢之颐博
采众长，吸收了宋明理学的教育形式———创办书
院，聚众讲学。此后他便在杭州讲学论道，吸收了
众多弟子，其中便有师从张遂成的张志聪。张志聪
于清康熙三年 ( 1664 年) 创办侣山堂书院。侣山
堂书院坐落于胥山 ( 今吴山) 脚下，是浙江首创

的中医民间教育讲学书院，“侣山”二字取意于苏
轼《赤壁赋》“侣鱼虾而友麋鹿”中蕴含的“侣伴
以傍山”［6］。张志聪在此 “坐卧轩中，几三十年，
凡所著述，悉于此中得之”，他也常与其他医家探
讨医理，参考经纶，辨其是非，对医学古籍进行整

理编次注解，开创了医籍民间集体研究、集体撰著
的先河［7］。侣山堂书院中亦常可见各家在此宣讲
轩岐、仲景之道，师生共论医道的景象。张志聪还
将自己和弟子们在侣山堂书院论医讲学的内容整理

编纂成《侣山堂类辨》以传后世。侣山堂书院医
家云集，为了让医家讲学和出诊便利，患者寻医有

固定时间地点，侣山堂书院又设立诊所，是当时钱

塘医家的主要活动场所。张志聪可谓是钱塘医派的
中流砥柱，是钱塘医派的集大成者，而至此钱塘医

派也最终形成了集讲学、研习经典、行医诊治为一
体的特色，盛极一时。
张志聪弟子高世栻尽得其真传，亦受其倚重，

与张志聪共订《伤寒论纲目》。张志聪逝世后，高
世栻继承衣钵，不仅为老师编写辑补完成 《伤寒
论集注》，更是以花甲高龄召集门下弟子十数人继
续在侣山堂书院论医讲经长达四年之久，并与弟子

合力撰写了与 《侣山堂类辨》体例相仿的 《医学
真传》，其学术价值可与 《侣山堂类辨》比肩，是
钱塘医派在论医讲学这一学派特色传承中继 《侣
山堂类辨》又一经典传世佳作［8］。
1. 3 盛极一时却终归衰落———重拾佚失
在胥山脚下，有一幢历史建筑保留至今，它的

主人叫王琦，是钱塘医派在面临失传时的拯救者。
尽管张志聪在王琦出生之前就已过世，但王琦依旧

十分崇敬张志聪。王琦了解张志聪、高世栻侣山堂
讲学的事迹，并深受其学说影响，爱好医理，“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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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书于侣山堂” ( 《杭州府志·人物》) 。此时钱塘
医派的中流砥柱离世时日已久，实际上医派传承出

现了断档，医派核心医家的著作面临失传。王琦当
时已身患重病，他不忍著作佚失，希望世人能读到

这些著作，医家能够据此济世救人，便对钱塘医派

的著作进行收集整理。由于穷困，王琦只能取篇幅
较短的《侣山堂类辨》《医学真传》等刊刻，但又
担心刊刻本在众多医学著作中湮没无踪，他又将其

编入《医林指月》，再次刊印，终于使这些著作得
以继续流传，但钱塘医派从前的光辉已然不复存

在［9］。与王琦同样投身于挽救钱塘医派的还有医
家仲学辂，他虽未师承于钱塘医派门下，但十分赏

赞钱塘医派“尊经崇古”的思想，并且承袭了侣
山堂讲学之遗风，在杭州开设了杭垣医局，讲学问

诊，收弟子十数人，收集整理钱塘医派前人面临亡

佚著作，延续近 20 年［10］。
遗憾的是，侣山堂书院在清乾隆末年不幸毁于

战火之中。钱塘医派保存了下来但也已衰败，虽得
钱塘医家们的尽力挽救，却依然于无法重振，并最

终在清光绪年间走向了没落。

2 钱塘医派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钱塘医派产生在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历史时

期，这样一个地方性医学流派产生在浙江杭州，并

不是一个巧合，它作为杭州历史上唯一发展起来的

医学流派，是极具探究价值的。
钱塘医派最大的学术特色就是集讲学、研习经

典、诊疗疾病三位于一体，除此之外，他们对中医
学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和贡献还体现在更为具体的

方面，如卢之颐辩驳前人注释与 《黄帝内经》背
离之处，详细地阐释了寒、热、虚、实四证; 张志
聪提出了气化学说; 张锡驹则强调 《伤寒论》是
治病之百科全书，看重 《伤寒论》在临床中的指
导意义。从卢之颐 《摩索金匮》 《伤寒金篦钞》，
张遂成 《张卿子伤寒论》，到张志聪 《伤寒论集
注》《侣山堂类辨》，张锡驹《伤寒直解》，再到高
世栻《医学真传》。在《伤寒论》的基础上，钱塘
医派集诸家所长，融合 《黄帝内经》思想，反对
三纲鼎立，提倡气化学说，注重以经解经，对传经

规律提出新解等［11］。在方药运用上，善用古方经
方，尝试拓展成方的治疗范围，用经方治疗新病，

又能根据临床实际灵活化裁，可谓 “成方不足重，
用药实为难”。钱塘医派的医家大多是儒医，深谙
宋明理学之方法论———格物致知，并将其熟练地运

用于《神农本草经》中的药性药理辨析，以阴阳
论药性，以五运六气论药理［12］。这些著作中蕴含
的思想为现今研究 《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伤寒杂病论》提供了重要的临床参考。
钱塘医派尊经崇古却不泥古，对经典理论提出

了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体现了 “扬弃”的创新
特点，这些医家流传后世的著作都具有极高的学术

价值。其中体现出的学术创新、观点创新正是新时
代的中医人在研习经典中所应具备的精神。
钱塘医派毫不藏私，兼容并包的讲学之风，在

封建王朝中显得格外珍贵，他们真正做到了在讲学

中洞本清源、融会贯通，在学术创作中集思广益、
海纳百川。他们孜孜不倦的探究、碰撞、融合是钱
塘地区中医学发展极其重要的动力，这也启示了我

们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交流，学不藏私方

能长久丰厚。
钱塘医派的存在填补了杭州地区医学流派的空

白，辑补了《黄帝内经》 《神农本草经》 《伤寒
论》《金匮要略》在内的诸多经典，提出了理论创
新，留下大量学术价值极高的著作，为中医学的传

播、教学和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医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我们也应反思钱塘医派没
落的原因，尽力搜集更多相关资料，保存现有史料，

完善对钱塘医派的研究，也要吸收经验教训，从钱

塘医派的盛衰轨迹中总结更多地域性医学流派的发

展走向规律，以做好地域性中医流派的保护工作。

3 小结

本文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出发，从杭州的地理

位置、历史背景、政治因素、文化影响等多个方面
阐述了钱塘医派的盛衰起落，也从历史地理学的宏

观大背景下阐述了钱塘医派的学术特点。而本文将
历史地理学与中医学融合，也是为了更好地探究钱

塘医派的学术价值、特色和历史意义。纵观钱塘医
派的发展，不难看出，宏观独特的大时代背景和杭

州独一无二的人文地理对钱塘医派的发展具有深远

的影响，而这也正是钱塘医派能够在明清时期成为

杭州地区唯一一个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的根本原

因。随着对钱塘医派研究和保护重视力度的提高，
它的价值和影响将会不断扩大。同时钱塘医派的保
护性研究也为更多面临衰落的中医学术流派的振兴

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 下转第 3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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